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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谈R

距 今 整 整 200 年 前 ， 1822 年 7
月，意大利附近的拉斯佩齐亚海上迎

来一场夏季的暴风雨，一叶小舟不幸

倾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生命

也随之消逝。尽管只有短短三十载生

命历程，雪莱的人生饱满而热烈，伴

随挫折又饱含希望。一个将生命赋予

诗歌的人，怀着“众心之心”，匆匆

走过人世，留下了传世的诗篇。

守护内心之光的
“少年”

“最为不幸的人被苦难抚育成了

诗人，他们把从苦难中学到的东西用

诗歌教给别人。”1792 年 8 月 4 日，雪

莱出生于英格兰一个贵族家庭，作为

家 中 长 子 ， 他 12 岁 进 入 伊 顿 公 学 ，

18 岁进入牛津大学，从世俗意义上

讲，已拥有最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然

而，他的求学路并不顺利。自打 8 岁

开始尝试写诗，雪莱就展现出深刻而

前卫的思想状态，为此，他先后在伊

顿公学受到霸凌、被牛津大学开除、

被墨守成规的家人逐出家门。

离家的雪莱开始四处旅行，一边

走一边写。19 世纪初，英国国内工人

斗争和欧洲民族解放运动如火如荼。

1813 年， 21 岁的雪莱完成叙事长诗

《麦布女王》，抨击宗教的伪善、封建

阶级与劳动阶级之间的不平等。1818
年年底，雪莱搬到意大利居住，明媚

热烈的地中海给了他丰富的创作灵感

和热情。人生的最后 4 年，雪莱进入

创作旺季： 27 岁写出 《西风颂》 和

《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持续关注社

会现实，展开人生哲思； 28 岁创作

《致云雀》，舒展精神境界、美学理想

和艺术抱负……高产的雪莱用 200 多

首诗歌为英国诗坛留下精彩卓绝的人

性之美与思想之光。

恩格斯曾在他的 《英国工人阶级

状况》 中写道，雪莱是天才的预言

家，他和拜伦满腔热情地、辛辣地讽

刺现今社会，他们的读者大多数是工

人。年少的雪莱曾经立誓，要把“内

心的光”传递给世人。他站在时代之

前，用悲悯的眼光观察当时的社会，

却从未失去过希望。雪莱的作品极大

推进了浪漫主义诗歌的发展，被誉为

最出色的英语诗人。

云雀的欢乐和西
风的气势

英国诗人大都热爱歌颂自然，浪

漫主义诗人更是如此。华兹华斯、柯

勒律治等第一代浪漫主义诗人风格温

婉清丽，不满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向

往乡村的恬静生活。雪莱、拜伦和济

慈等第二代浪漫主义诗人更为积极向

上，对资本主义现实有更深刻的反

思，对美好的理想社会有更明确的

展望。

“他曾消沉，但不萎靡；也曾情

绪低落，但不颓废。”可贵的乐观精

神贯穿雪莱一生的诗歌创作。他继承

了现实主义传统，叠加与生俱来的敏

锐洞察力和旺盛充沛的想象力，雪莱

的诗作充溢着迷人的浪漫主义色彩。

他描写自然的手法自由，语言精巧又

奇妙无穷，令他的抒情诗具有复杂多

变的美学特征。

云雀是 19 世纪英国诗人经常吟

咏的题材，雪莱 《致云雀》 的灵动

与锐气鲜有人及。他笔下的云雀是

欢乐、向上、光明、美丽的，他在

写云雀，也在写自己。雪莱将自己

的精神境界、美学理想和社会抱负

倾 注 在 云 雀 的 意 象 上 ， 寄 情 自 然 ，

以诗咏志。

“ 冬 天 已 经 到 来 ， 春 天 还 会 远

吗？”这一家喻户晓的名句出自雪莱

的另一代表作 《西风颂》。这首诗是

其浪漫主义诗歌的巅峰之作，气势雄

阔，将诗人的思想与大自然中的景物

相结合，向世人呐喊，为人们带来希

望。如今，《西风颂》 中的愿望与精

神仍具启示意义：人不应满足于世

俗，应渴望不断完善自我，保持崇高

的理想。

在马克思看来，雪莱是革命与

顽强的，描绘、歌颂自然而辽远的

神话，反对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及不

平等的社会关系。“在一个伟大民族

觉醒起来为实现思想上或制度上的

有益改革的奋斗当中，诗人就是一

个最可靠的先驱、伙伴和追随者。”

雪莱以积极浪漫主义的态度，尝试

在西方重新构建社会、文化和道德

价值观念的基础，在诗意的想象中

寻找通往自由平等之路，以及心灵

的安栖之所。在中国，最早推崇雪

莱的是鲁迅，他希望借助雪莱激情

昂扬的诗句唤醒沉睡着的国人，催

发新文化的诞生。

诗是想象的表现

雪 莱 被 誉 为 “ 诗 人 中 的 诗 人 ”，

或许与他为诗歌和诗人强烈辩护不

无关系。 1820 年，英国诗人兼小说

家托马斯·皮科克发表了一篇 《诗的

四个时期》，认为诗歌伴随历史发展

存在周期性，当时正值衰落期。雪

莱不同意如此观点。 1821 年，他开

始创作 《诗辩》，几乎将全部诗歌理

念倾注其中。这部最终未能完成的

作品写于离世前一年，被视为雪莱

一生诗歌创作的总结、英国积极浪

漫主义的宣言。

在雪莱的理想世界中，诗歌包括

所有为世界带来美丽和善良的艺术，

以及为此做出的创造性努力。诗歌并

未趋于没落，而是随着时代发展进入

一个新的时代。诗歌创作不屈从于历

史变迁，高存于思想领域，超越时

间，是富有想象力的诗人智慧之美的

体现。在 《诗辩》 中，雪莱强调了诗

歌和诗人承载的社会功用，对诗歌的

未来发展充满乐观。

雪 莱 特 别 谈 到 诗 的 心 理 基 础 。

他提出：“诗是想象的表现。”想象

是一种能够指导现在、憧憬未来的

心理活动，诗人不仅能深入看到眼

前 的 真 相 ， 还 能 从 现 在 展 望 未 来 ，

诗人的思想是后代“花朵的幼芽”。

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一样，雪莱

认为想象及诗歌都是果实累累、生

命力旺盛的大树。在他眼中，诗人

的心灵是等待被拨动的琴弦，风不

仅是自然现象，也是诗人头脑活动

的催化剂之一。

雪莱被安葬在他钟情的意大利，

他为自己选定的墓志铭是以拉丁文写

就的“众心之心”。“道德中最大的秘

密是爱……要做一个至善之人，必须

有深刻而周密的想象力；他必须设身

于旁人和众人的地位上，必须把同胞

的 苦 乐 当 作 自 己 的 苦 乐 。” 终 其 一

生，雪莱都在努力用自己的作品唤起

人们的希望，启发和改善人的思想。

他的逝去，正如莎士比亚在 《暴风

雪》 中所写：“他并没有消失什么，

不过感受了一次海水的变幻，他成了

富丽珍奇的瑰宝。”

将生命赋予诗歌
邢 雪

《雪莱诗选》：江枫译；外语教

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7 月 24 日，由法国国家图书馆举办

的“商博良的冒险：象形文字的秘密”特

展闭幕。这一展览旨在纪念古埃及象形

文字破译 200 周年，在 3 个多月的时间里

吸引了大量参观者，大家沉浸其中，流连

忘返。展览共展出近 350 件文物，从商

博良的研究笔记和手绘图，到充满神秘

气息的罗塞塔石碑拓本，再到特意从卢

浮宫借来的埃及法老木棺……展览好似

一部厚重史书，呈现了破译古埃及象形

文字的过程和方法，带领参观者循着这

位“古埃及学之父”的脚步，走近令无数

人着迷的古老文明。

在展厅入口处，一部动画短片向人

们介绍了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的方法。

图文并茂的解析、生动形象的讲解让人

在观看时觉得读懂象形文字似乎并非难

事。然而，当你想向别人介绍它的发音

和书写逻辑时，却发现并不容易。“古

埃及象形文字兼具表音和表意，没有任

何 标 点 符 号 ， 完 全 是 另 一 种 思 维 方

式。”该展联合策展人、古埃及历史学

家伊莱娜·维朗克解释说。

出生于 1790 年的商博良从小便对

语言展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并在大

学时开始学习拉丁语、希腊语、阿拉伯

语、科普特语 （一种采用希腊字母的古

埃及语） 等多种语言。不仅如此，年轻

的商博良还对埃及文明抱有巨大热情。

1806 年 ， 他 在 写 给 哥 哥 的 一 封 信 里

说：“我想对埃及这个古老国家做更加

深入的研究，而随着我知识和阅历的增

加，这热情将会继续增长……”

这份对未知文化的激情推动商博良

开始系统研究罗塞塔石碑。这块公元前

196 年托勒密王朝时代制作的石碑出土

于 1799 年，高 1.14 米、宽 0.73 米、重

达 760 公斤，石碑上雕刻有用古埃及象

形 文 字 （圣 书 体）、 平 民 文 字 （大 众

体） 以及希腊文书写的同样内容的碑

文。这是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的重要史

料，是揭开谜团的“钥匙”。罗塞塔石

碑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本次展览展出

的虽是碑文拓本及石碑复制品，依然是

明星展品，被参观者们团团围住，仔细

观看。

已泛黄的石碑拓本上，可以明显看

到 3 种语言组成的上中下分层区域。基

于欧洲学界此前的研究，商博良起初认

为，石碑上的象形文字与希腊文在内容

上是对应的，假如象形文字与平民文字

文本中的每个符号表示一个事物或概

念，那么符号数量应当与希腊文文本中

的单词同样多。但是很明显，石碑上的

希腊文和象形符号数量相差甚远——希

腊 文 只 有 486 个 单 词 ， 象 形 符 号 却 有

1419 个。因此商博良得出结论，不是

所有的象形文字符号都独立表意。

商博良继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王名

圈”，即石碑上用椭圆形圈起来的一组

象形符号，表明这是一个法老或国王的

名字。在商博良之前，英国学者托马

斯·杨曾解读出石碑上多次出现的国王

名字“托勒密”；1822 年，商博良在菲

莱方尖碑上也发现了“托勒密”的“王

名圈”，由此推断出石碑上另一个“王

名圈”的意思，这些发现成为解读象形

文字的关键线索。通过对应这些专有名

词，商博良归纳出象形文字中起到字母

作用的符号，破解了很多古埃及象形文

字的发音。

由此，商博良证明象形文字是表意

的和表音的，这些符号有些是字母，有

些则是音节文字。例如，鸭子的符号可

以指该生物，也可以代表发音 sa。他编

制出一份象形文字符号和字母发音对照

表，例如秃鹰的符号发 a 的音，腿的符

号发 b，方框发 p 等，使人们能顺利读

出建造埃及金字塔的法老胡夫的名字，

也能破译后来在坟墓中发现的 《死亡之

书》。商博良的研究为后人解读古埃及

文书提供了重要工具。

1822 年 9 月 24 日，在 《关于象形

文字语音学的字母——给达希尔先生

的信》 中，年仅 32 岁的商博良系统报

告了破译罗塞塔石碑古埃及象形文字

的 成 果 ， 揭 开 了 象 形 文 字 的 神 秘 面

纱 ， 由 此 奠 定 了 埃 及 学 的 研 究 基 础 。

此后，他并未停下对象形文字的深入

研究，并致力于挖掘与古埃及历史和

世俗生活相关的文化遗产。随后几年

间，商博良前往剑桥、佛罗伦萨、那

不勒斯、罗马等地的博物馆，不停抄

写铭文、临摹石碑，收集了大量研究

素材。 1828 年，商博良带领一支联合

考察队来到埃及，开展实地考察，为

期两年，从而有机会亲自验证对象形

文字所做的推论，许多考察成果被后

人整理在 1845 年出版的 《埃及和努比

亚的遗迹》 文献集里。

1832 年，商博良因病去世，年仅

42 岁。他把短暂的人生献给了古埃及

象 形 文 字 ， 令 沉 默 的 文 明 发 出 声 音 。

“两个世纪后，我们可以看到商博良研

究的准确性，能感受到他的勇敢和热

忱。他让古埃及象形文字重获生机，也

推动古埃及文明研究前进了一大步。”

卢浮宫埃及文物部名誉主任吉耶梅特·
安德鲁—拉诺埃如此评价。

破译古埃及象形文字
刘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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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 日 ，在 福 建 厦 门 举 行 的“时

代华章·铸就辉煌——七一交响音乐

会”上，我与老朋友、钢琴演奏家殷承

宗联袂演出了钢琴协奏曲《黄河》。 7
月 6 日 ，在 北 京 中 央 歌 剧 院 新 剧 场 开

幕 音 乐 会 上 ，我 执 棒 奏 响《红 旗 颂》。

短短一周，往返南北两个城市，奔波于

排练场、音乐厅、歌剧院与机场，行程

紧密。93 岁之际，还步履匆匆，仿如我

音乐人生的缩影，永远在路上，永为音

乐奔忙。而《黄河》与《红旗颂》，这两

首 奏 响 中 华 民 族 与 中 国 之 音 的 交 响

曲 ，则 如 副 歌 般 在 心 头 回 响 ，时 间 愈

久，余韵愈发悠长。

践行音乐理想：

“音乐源自人民，
音乐应当为人民共享”

1951 年，我跟随中央派出的少数

民族访问团深入大苗山、大瑶山等少

数民族聚居区。当大家翻山越岭后休

息时，我总是拿着小本，漫山遍野找当

地人学唱山歌。这些山歌真美啊，凝

聚了地道的民族风情与质朴的民间智

慧，曲调或高昂激越，或婉转柔美。我

拉着手风琴为他们伴奏，与他们同声

高唱。音乐就是他们的生活，也是他

们的语言。这些来自民间最原始、最

真诚的音乐，令我深切体会到，音乐是

由劳动人民创造的，应当回到人民中

去，为人民服务。

1979 年深秋，阔别舞台十几年的

歌剧《茶花女》在北京上演。作为外来

艺术，歌剧对于当时的观众而言有些

陌生，需要培养观众，音乐工作者要承

担起这个责任。于是，我精心构思，准

备 了 20 分 钟 的 讲 稿 ，背 着 录 音 机 ，拿

着总谱，肩扛手提，挤公共汽车，提前

来到剧院，为观众做讲座。从“20 分钟

音乐讲座”开始，我又把音乐讲座带进

校园，甚至在交响音乐会上边讲边演，

坚持了 40 多年，向大家普及西方古典

音乐知识，深受欢迎。有人甚至专门

买票来一遍遍地听讲座！许多人给我

写信说，通过讲座，爱上了音乐，改变

了人生方向，还有人从普通工人成长

为职业音乐人。

1990 年，我和朋友们组建了由女

音乐家组成的“爱乐女”室内乐团。这

是我国第一个志愿者乐团，6 年时间，

酷暑严冬，大家不计报酬地在各地校

园 演 出 了 241 场 ，让 青 年 学 子 们 在 流

行音乐的大潮中，有机会欣赏到中外

经典音乐。多年后，我率团在旧金山

演出，“硅谷”的华侨华人为我组织了

包 含 华 人 洋 人 共 200 多 人 的 合 唱 团 ，

参与互动演唱。其中许多人都是“爱

乐女”的观众，遥远的时空并未冲淡音

乐曾经带给他们的启迪与感动。

大众需要音乐，需要不同文化的滋

养，艺术家不要摆架子，你多付出一点，

帮大家捅破那层貌似神秘的窗户纸，就

能换得他们的理解与尊重。中央音乐

学院指挥系请我去讲党课，我对他们

说：“孩子们，我们不能只向往布满鲜花

和掌声的指挥台，很要紧的一点是，我

们不能忘记，音乐源自人民，音乐应当

为人民共享。”

传播中国民族音乐：

“ 你 有 心 来 俺 有
情，唔怕山高水又深”

1961 年，在克里姆林宫剧院，我指

挥了人生中第一场交响音乐会。《春节

序曲》《瑶族舞曲》《黄鹤的故事》……

听到中国音乐在外国舞台奏响，我热

血沸腾。从此，只要有机会在国外演

出，我一定要演中国作品。音乐作品

不仅包含了技术，更凝聚着民族精神，

音乐工作者要把这种精神介绍给全世

界，要理直气壮，要有民族自信、文化

自信。

2000 年，我第一次回到父辈的祖

居地——闽西永定，见到了壮观的永

定土楼群，心中感慨万千，涌起创作一

部融合现代交响乐与古老土楼文化音

乐作品的想法。在与作曲家刘湲反复

交流探讨后，他用西洋作曲技法，充分

吸收客家音乐素材，创作出了长达 40
分钟的大型交响诗篇《土楼回响》。我

将这部凝聚东西方音乐精华的作品带

到了 12 个国家和地区，演出了 77 场，

让 中 国 音 乐 之 声 走 进 外 国 爱 乐 者 心

中，这也是中国大型交响乐演出场次

的最高纪录。

《土楼回响》嵌入了客家山歌，在海

外演出时，要与当地合唱团合作。对于

演唱中国作品，“老外”们非常高兴，也

很认真，一名德国合唱团员还把歌词写

在手上，一边唱，一边偷看一眼。在国

外演出时，当各国“洋”合唱团用客家方

言唱起脍炙人口的闽西山歌“你有心来

俺有情，唔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

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时，我的心头别

有一番滋味：音乐跨越国界，拉近民心，

“洋”合唱团员们用中国方言唱响中国

作品，对他们而言，也是难忘的音乐经

历。由此，他们离中国音乐和中国文化

又走近了一步。

介绍西方经典音乐：

让“ 阳 春 白 雪 ”
“和者日众”

歌剧和交响乐是世界文明宝库中

熠熠生辉的明珠，为世界人民所喜爱。

欣赏这些经典音乐，既可以陶冶情操，

也能反哺中国音乐创作。外国歌剧“走

进来”，语言常常成为障碍。实际上，经

典歌剧本土化，是各国剧院通用的办

法，意大利歌剧院就将原文为德文的瓦

格纳作品翻译成本国语言，英国国家歌

剧院更是将用英语演唱世界各国歌剧

定为剧院方针。为让中国观众看懂、听

懂歌剧，汲取到艺术养分，我倡导复兴

“洋戏（曲）中唱”，让“阳春白雪”不再

“曲高和寡”，真正走向“和者日众”，让

歌剧贴近大众，让大众走进歌剧。

1982 年，我为孙慧双从法文翻译

成中文的法国歌剧《卡门》配歌。译配

外文歌剧必须要有良好的文学修养与

音乐修养，需使译文意义准确，语言精

练流畅，同时要保持原作的音乐风格，

例如中文的音乐分句、语句重音和语音

数目要与原著相符等。当年，在没有张

贴海报的情况下，中文版《卡门》在北京

天桥剧场连演了 27 场，获得了意想不

到的成功。法国著名指挥家皮里松把

伴随多年的指挥棒赠送给我，法国驻华

使馆还给我颁发了法国文学艺术荣誉

勋章，以感谢我向中国人民很好地介绍

了法国文化。

2017 年，我在国家大剧院指挥演

出 了 中 文 版 的 马 勒 交 响 乐《尘 世 之

歌》。这部作品是奥地利作曲家马勒受

到译成德文的中国古诗集《中国之笛》

中李白、王维等人的诗作启发，谱写而

成的交响乐套曲。它曾是东西方在诗

歌、音乐、歌词译配方面交流融合的结

晶，是具有“中国魂”的西洋作品。通过

将德文译配为中文，用中文的句法与韵

脚进行演唱，让“中为洋用”回到了“洋

为中用”，再次深化了文明的交流融合，

也体现了我们的文化自信。

近年来，中文译配的外国歌剧在国

内很少上演，我在这方面积累了一些经

验，希望能再为观众译配几部经得起时

间检验，能够久久流传的音乐作品。如

果这些工作能对提升大众的音乐修养

起点作用，能对文化交流有所促进，也

就提升了我努力的价值，延伸了我生命

的意义。

作 为 一 名“90 后 ”，时 不 我 待 ：90
岁，我开始在喜马拉雅开设交响音乐

导赏课程“让耳朵更聪明”；91 岁，在抖

音开设“郑小瑛工作室”账号；92 岁，执

棒第七十七场《土楼回响》；93 岁，郑小

瑛歌剧艺术中心正式在厦门注册。通

过组建歌剧艺术中心，我希望打捞、呈

现优秀的中国歌剧作品，做它们的音

乐“孵化坊”。 2013 年，展现民族精神

的 歌 剧《岳 飞》曾 在 厦 门 以 音 乐 会 版

“孵化出壳”，2015 年迎来国家艺术基

金的支持，天津音乐学院将它以大歌

剧形式搬上天津大剧院和国家大剧院

的舞台。我推动这些优秀作品上演，

就 是 希 望 大 众 能 够 喜 爱 中 国 民 族 歌

剧。通过一轮轮演出，经受观众的检

验，历经时间的淘洗，中国歌剧艺术得

到不断进步，真正优秀的作品才得以

不断传承。

1938 年，抗日战争期间，史良、沈

钧儒等前辈给我写下赠言，他们的话

语，照亮我的人生。史良写道：“幸运

的小瑛，你要学着，追赶着！负担起中

华儿女应有的责任来，才是真正的救

国！”84 年过去了，在音乐这条道路上，

我努力学习着、追赶着，为人民走近音

乐、热爱音乐搭建桥梁，为中国音乐传

承发展、走向世界不懈努力。

（作者为中国指挥家、中央歌剧院

终身荣誉指挥，王佳可采访整理）

永
为
音
乐
奔
忙

永
为
音
乐
奔
忙

奏
响
奏
响
民民
族
之
音

族
之
音

郑
小
瑛

郑
小
瑛

▲

2012 年，厦门爱乐

乐团赴俄罗斯访问演出，

郑小瑛执棒指挥。

郑小瑛歌剧艺术中心

供图


